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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新发现的鲁迅十一篇佚文
①

一

  明年, 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个重大

的纪念日到来之前,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大家: 鲁迅在“五

四”时期的一批重要佚文被发现了!

这批佚文共十一篇。分别以“黄棘”和“神飞”的笔名, 发表在

1919 年北京出版的《国民公报》上。

这些文章是:

《寸铁》四篇。这是一组短小的杂感。载于 8 月 12 日《国民

公报》的《寸铁》栏中。每篇末尾均署名“黄棘”。

散文诗《自言自语》。在这一总题目下, 包括《序》在内, 共有

七篇。全部署名“神飞”。载于《国民公报》的《新文艺》栏内。它

们是:一、《序》( 8 月 19 日) ;二、《火的冰》( 8 月 19 日 ) ;三、《古

城》( 8 月 20 日 ) ; 四、《螃蟹》( 8 月 21 日 ) ; 五、《波儿》( 9 月 7

日) ;六、《我的父亲》( 9 月 9 日) ;七、《我的兄弟》( 9 月 9 日) 。

这十一篇文章都为鲁迅的作品, 是毫无疑义的。

四篇《寸铁》的署名“黄棘”, 是鲁迅多次用过的笔名。1912

年 1 月发表于《越铎日报》上的《〈越铎〉出世辞》, 同年 8 月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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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日报》上刊载的《哀范君三章》及《〈哀范君三章〉附记》,均署名

“黄棘”。到了 30 年代, 鲁迅仍使用这个笔名写了《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四篇诗文。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鲁迅致钱玄同的信。查 1919 年鲁迅日记,

我们看到: 8 月 12 日,“下午得钱玄同信”。8 月 13 日,“上午得钱

玄同信, 即复”。虽然钱玄同给鲁迅的两封信, 我们看不到了, 但

是根据鲁迅日记和 8 月 13 日鲁迅致钱玄同的信, 我们还是可以做

出如下的判断: 当署名黄棘的这四篇杂感在 8 月 12 日《国民公

报》《寸铁》栏中发表后, 钱玄同看到了, 他立即写信给鲁迅, 询问

黄棘是不是《国民公报》的编辑孙伏园。鲁迅在 8 月 13 日致钱玄

同的信中明确地回答:“黄棘不是孙伏公, 单知道他住在鲁镇, 不

知道别的, 伏即福源, 来信说的都对, 写信给他, 直寄‘或●●□’

( 指《国民公报》———笔者 ) 就是, 他便住在那里。”①鲁镇, 是此前

鲁迅小说《孔乙己》、《明天》中所描写鲁迅故乡的一个地方。鲁迅

在这里暗示钱玄同, 8 月 12 日《国民公报》上《寸铁》栏的作者“黄

棘”, 就是他自己的署名。

散文诗《自言自语》的署名“神飞”,也是鲁迅的笔名。鲁迅在

1926 年 12 月写的《阿 Q 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我所用的笔名

也不只一个: L S, 神飞,唐俟, 某生者, 雪之, 风声;更以前的还有:

自树, 索士,令飞, 迅行。”鲁迅这里明确说“神飞”是自己用过的笔

名。L S是鲁迅 1919 年 8 月 16 日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译文《一

个青年的梦》的署名。唐俟是鲁迅 1919 年前后在《新青年》上常

用的笔名。鲁迅将神飞同 L S、唐俟这两个笔名排列在一起叙述,

说明鲁迅用神飞笔名所写的作品应当也是在“五四”运动前后, 这

一点, 也是我们断定散文诗《自言自语》为鲁迅所作的一个佐证。

1919 年 8 月 7 日《鲁迅日记》载:晚“孙伏园来”。《自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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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序》末尾写道:“中华民国八年八月八日灯下记。”从这里不

难看出孙伏园的来访和鲁迅应他之约开始写作《自言自语》之间

的关系。

更为有力的证据, 还是这些散文诗本身的内容。我们只要将

散文诗《自言自语》同鲁迅在当时和后来的作品比较一下,就不难

得出肯定的结论。《火的冰》与后来收在《野草》中的《死火》, 显

然都是借火的变化和遭遇用以象征先觉者的形象, 表达了同一主

题。《古城》里少年肩住黑暗闸门而牺牲的动人故事所体现的深

刻思想, 在一个多月以后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是用政论

性的说理做了清晰透彻的表达:“⋯⋯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 各

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至于《我的兄弟》和《我的父亲》那

就更清楚了。它们简直就是后来收在《野草》中的《风筝》和《朝花

夕拾》中的《父亲的病》的雏形。《风筝》显然是在《我的兄弟》的

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们的故事情节完全一样, 只是《风筝》的内

容更加开阔丰满, 笔致更加优美熟稔罢了。《我的父亲》同《父亲

的病》中的最后一段不仅情节完全相同, 甚至连语言也一样。《自

言自语》为鲁迅的作品, 是无可怀疑的。

多年以来, 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一直多方寻觅但却未曾见到

鲁迅用“神飞”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现在, 鲁迅用“神飞”这一笔

名所写的文章终于被发现了, 而且又是这样多的一组散文诗,这是

多么值得欣喜的事啊!

鲁迅同《国民公报》的文字关系是由于孙伏园的约稿而发生

的。《国民公报》是研究系在北京出版的报纸, 创刊于 1909 年。

徐佛苏主编。中间几度停刊。在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影响下, 它实

行改革, 聘请蓝公武担任编辑。他当时思想比较激进,对新文化运

动取积极态度。在他的革新之下,《国民公报》第五六版开始发表

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除“科学知识”、“世界名著”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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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还专辟“新文艺”栏, 登载白话小说和新诗。因此《国民公报》

成为当时宣传新思潮的阵地之一。“五四”运动之后, 北京大学学

生孙伏园参加该报编辑工作, 在第五六版上又辟“寸铁”栏, 发表

针砭时政的杂感。孙伏园原是鲁迅在浙江绍兴初级师范学堂担任

校长时的学生。“五四”前后在北大读书时, 与鲁迅来往甚密。他

担任《国民公报》编辑以后, 经常约鲁迅写稿。1919 年 8 月 2 日,

鲁迅在为自己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所写的《译者序》中, 这样写

道:“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

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鲁迅应孙伏园之约动

手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从 8 月 15 日起,“逐日的登在《国民公

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① ,《一

个青年的梦》也便遭了“腰斩”的命运。鲁迅说自己介绍这部作

品, 是用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借他人的器具,来为国

中“睡着的人”,“撞一通警钟”。正是在这样热烈而迫切的思想和

心境下, 鲁迅在翻译《一个青年的梦》的同时, 又慨允孙伏园的坚

约与催促, 写出了杂感《寸铁》四则和散文诗《自言自语》这两批文

章。这时候,《新青年》因陈独秀被捕入狱而停刊。《每周评论》也

遭到查封。孙伏园负责的《国民公报》的“寸铁”栏和“新文艺”

栏, 便成了鲁迅的战斗阵地。这批文章的发现,不仅使我们更深地

了解了鲁迅与《国民公报》的关系, 也使我们看到了“五四”时期的

鲁迅寻求阵地、主动出击、永不停息的战斗精神。

二

鲁迅的这十一篇佚文, 写作于“五四”运动之后的风云变幻的

斗争岁月里。“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学生斗争和工人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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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结合, 冲击了北洋军阀的黑暗政治统治。以《新青年》为首、

北京大学为基地的新文化阵营, 受到了军阀的镇压。林琴南“五

四”运动之前在小说《荆生》中所描写的“伟丈夫”用武力镇压革新

派人士, 已经不再是封建守旧派的希望,而是已经成为安福系军阀

的实际行动了。六月中旬,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独秀被捕入

狱。《新青年》被迫暂时停刊,《每周评论》在 8 月 30 日被查封。

与此同时, 军阀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基地北京大学也进行摧残。

他们出动军警, 包围北京大学,捕去大批进步学生。迫使支持新文

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引咎辞职。七月中旬, 安福系军阀

竭力安插胡仁源为北大校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他们又行贿收

买了几个北大毕业生, 利用他们在北大同学中煽动“迎胡拒蔡”的

斗争。鲁迅后来说:“‘五四’事件一起, 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

负了盛名, 但同时也遭了艰险。”①这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就在军阀武力镇压的同时, 封建营垒的守旧文人也纷纷出动,对新

文化运动狺狺狂吠。反动阵营企图文武并用, 一举扼杀正在蓬勃

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鲁迅满怀着对斗争前途必胜的信念, 反

击封建营垒的进攻, 写下了这四篇锋利的杂感和七篇优美的散文

诗。在这场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战斗中, 鲁迅显示了作为一个革命

文学家所独具的战斗本色。

“寸铁”栏中四则杂感的前两篇是针对一个化名“思孟”的人

掷出的锋利匕首。“思孟”者, 孟子之徒孙也。据说他“是一个新

闻记者”,“报界的败类”②。他效法祖师爷孟子所说的“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说”, 用造谣中伤的卑劣手段, 污秽不堪的肮脏文字, 恶

毒攻击以《新青年》团体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从 8 月 6 日开始,

北京《公言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思孟的一篇长文《息邪》( 一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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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铸鼎录》) 。他用为蔡元培、沈尹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

徐宝璜、刘半农等七人作传的伎俩,对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人进行

了无耻的诽谤攻击。他说中国发生的新思潮, 是新文化运动领导

人“窃取东欧诸论, 矫饰邪说, 缔结党徒, 志存标榜, 必祸国罢市罢

工之所萌孽也”。说是《新青年》“引过激派学说,昌言共产主义”,

用以蛊惑人心;文学革命是“诋孔孟, 蔑伦常”, 哀叹“一旦介士受

惑, 太阿倒持,如火斯燎, 杯水奚救。俄国之乱, 我其续也”。他还

竭力为封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在“林蔡论争”中的失败鸣

冤叫屈, 说什么“《新青年》等报排击不遗余力, 林琴南以治桐城古

文名, 亦遭诋毁”。他说蔡元培、陈独秀等人为“五四”运动的“祸

首”①。思孟在《息邪》中甚至不惜以无耻下流、污秽不堪的语言对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进行人身攻击。

对于思孟的猖狂进攻, 新文化阵营以《国民公报》为阵地, 进

行了揭露和反击。从 8 月 8 日开始, 在《寸铁》栏中连续发表杂

感, 对思孟进行“口诛笔伐”。钱玄同、孙伏园等都发表杂感参加

了战斗。在所有讨伐思孟的杂感中, 鲁迅写得最为尖锐和深刻。

鲁迅对军阀政府的御用文人极为蔑视。他首先指出思孟们使用的

武器实在“劣得可怜”, 而头脑又“昏得可怕”。鲁迅运用“以子之

矛, 攻子之盾”的战法,指出思孟这类人虽然能写出洋洋大观的污

秽文字, 也只是“没本领”,还算不得“邪”。就他能用些鬼蜮伎俩,

“做些鬼祟的事”来看, 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小邪”,“算不得大

邪”。这就将“邪”这顶帽子回敬给了思孟这个反动文人。鲁迅从

长期的斗争中总结出宝贵的认识, 指出, 虽然“造谣说谎诬陷中伤

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 古来就很多,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类

“鬼祟著作却都消灭了”。思孟这类“不肖子孙”, 冥顽不化, 还是

“层出不穷的做”。可是这类“无价值”的鬼蜮伎俩, 只会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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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这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思孟这类封建卫

道者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杂感第三则是针对封建守旧派文人刘少少而发的。刘少少是

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庄哲学讲师。他曾经无聊地吹捧名噪一

时的女演员刘喜奎, 所以鲁迅讽刺他为“刘喜奎的臣子”。“五四”

运动之前, 刘少少就在北京大学“以阴阳乾坤的浑屯话著《太极图

说》”, 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大谈“道体、循环、气数”① , 大肆吹捧

这些“国粹”, 同新文化运动宣传的科学和反迷信相抵触。当新文

化阵营遭到镇压和围攻时, 他又讥骂白话文学是“马太福音体”。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太福音是好书, 很应该看。”鲁迅无情地

嘲弄了刘少少这位大学讲师对中外文化斗争史一窍不通, 连《福

音书》是革新体都“看不懂”,反而用它来骂新文学运动,真是浅薄

无知得可怜可鄙!

“五四”运动之后进行的这场反击思孟和刘少少的斗争, 实际

上是 1919 年二三月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与守旧派之间的一场大

斗争———“林蔡论争”的继续和深入。思孟之流仍然继承了林琴

南的衣钵, 以造谣说谎、诬陷中伤等鬼蜮伎俩, 施行人身攻击。足

见这些封建卫道者们在新文化运动的进军声中, 已经走到了何等

穷途末路的地步! 鲁迅不仅深刻地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实质, 也看

到了这场斗争的前景。他在第四则杂感中以战斗的进化论作思想

武器, 精辟透彻地分析了中外历史, 指出“先觉的人”, 历来要被

“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但是社会终究要发展, 历史永远

向前进, 即使有一点暂时的黑暗,“光明却总要到来。有如天亮,

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鲁迅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一条

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发展规则。这种对光明必然战胜黑暗的

确信, 体现了鲁迅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可贵的革命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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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 它不仅鼓舞了新文化阵营的斗志,也启迪着后人坚定地

前行。

三

《自言自语》是一组战斗的抒情散文诗。它充满着鲁迅彻底

的反封建精神, 蕴含着现实斗争中体味的深邃哲理,披露了一个革

命家严于解剖和自责的襟怀。其寓意的深刻和文笔的优美, 至今

读了, 仍然饶有兴味。在《序》里, 鲁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江南水

乡夏夜迷人的风俗画。在这个背景下, 作者写了一个“眼花耳聋”

而又喜欢“说三话四”的陶老头子。他“时常闭着眼, 自己说些什

么”。这一组散文诗, 就是鲁迅假托对他“自言自语”中“几句略有

意思的段落”的记录。鲁迅故意说这些“段落”“毫无意思”, 实际

上却是意味深隽, 耐人咀嚼的。

《火的冰》和《古城》两篇,是对先觉的革新者的形象而又含蓄

的颂歌。《火的冰》想像的新奇和意境的优美, 在这组散文诗中也

是比较特异的一篇。像“镕化的珊瑚”一样通红的“流动的火”,实

际上是鲁迅心目中先觉的革新者的象征。这流动的火“遇着说不

出的冷”, 即使“结成了冰了”, 却仍然保持着像珊瑚一样美的本

色。在人们对于火和火的冰“没奈何”这样的描写里, 鲁迅歌颂了

先觉的革新者永远不可征服的品格。作者寓情于景。他写火, 写

火的冰, 都是为了抒发对于“火的冰的人”的崇敬赞美之情。

比起《火的冰》来,《古城》更富于故事性。它通过在一个即将

被弥漫的黄沙埋没的古城里, 一个“少年”为了解放孩子,同“老头

子”展开的一场斗争, 唱出了对于为下一代的幸福而不惜献出生

命的觉醒者的一曲颂歌。在这篇象征性的故事里, 我们看到了带

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两个对立的形象。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一文中, 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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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觉醒的人, 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 便须一面清结

旧账, 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

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

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 也是

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 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

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为下一代勇于“开辟新路”的“中国觉醒的

人”, 就是他所歌颂的少年形象。那些“不肯解放子女”,而要他们

“都做无谓的牺牲”的“长者”, 不就是《古城》中所鞭挞的“老头

子”吗? 散文诗的结尾, 含蓄而巧妙地暗示人们, 象征旧世界的

“古城”被埋没了, 觉醒者用牺牲为下一代换取了未来, 守旧者只

能与旧世界同归于尽。

《火的冰》和《古城》用构思不同的象征性描写, 启示人们一些

共同的真理。鲁迅告诉人们, 像“古城”一样的旧世界的毁灭是历

史的必然, 但是它又不会自然倒塌。摧毁旧世界的斗争,“这不是

理论, 已经是事实了”! 为了新世界的诞生和下一代的未来, 先觉

者要有像“火的冰的人”一样的坚定无畏的品质, 要有像少年一样

的献出全副生命的自我牺牲精神。

《螃蟹》和《波儿》是色调明快活泼、带有寓言童话性质的两篇

散文诗。它们与前两篇歌颂先觉者形象的内容不同, 是鲁迅总结

了现实斗争中的宝贵经验, 向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友发出的深情告

诫。《螃蟹》中的深刻主题是鲁迅通过对生活敏锐而又特有的细

腻观察, 采用寓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它描写了一个老螃蟹在蜕壳

新生时与狡猾的“同种”一段风趣的对话。这个饱经沧桑、阅历深

广的老螃蟹, 亲眼见过多少螃蟹在蜕壳新生时,因为身子软而被同

种吃掉。所以他想办法要寻找一个安全的窟穴, 使自己得到新生。

生活的经历使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个口称要“帮助”他的同种的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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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面目。他一针见血地回答道:“就怕你要吃掉我。”通过这样一

个普通的寓言故事, 鲁迅揭示了新旧事物斗争中的规律。它告诉

人们, 对于那些甜言蜜语而心怀叵测的同种,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波儿》里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单纯的故事:一个天真稚气的孩

子波儿, 兴致勃勃地种下了蔷薇子, 急盼看到蔷薇成长、开花。但

是事实却不能如愿以偿。他在“气愤愤”中跑到河边、海边, 听到

两个孩子的话, 仍然没有醒悟过来。作者满怀热情地批评了波儿

的幼稚和天真, 阐明了创造美好新生的事物中的一个道理:河水不

会因为落下一滴泪而变咸, 海水不会因为滴了一点血而变红。

“世上那有半天抽芽的蔷薇花”呢! 鲁迅在结尾中意味深长地说:

“便是终于不出, 世上也不会没有蔷薇花。”这就更深刻地启示人

们:美好的新生的事物的出现, 并不是一蹴而就, 不仅要付出艰辛

的长期劳动的代价, 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奋斗的结果,它需要集体的

创造。即使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美好的事物和新的生活总会出

现于世上。鲁迅“五四”时期正在发展中的乐观主义态度和集体

主义思想, 在这里闪着动人的光彩。

《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是姊妹篇。这两篇虽然也包含了

对封建的旧习惯和“长幼有序”的旧礼教的针砭, 但更主要的是使

我们看到了作者那种严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坦荡美好的胸襟。两

篇散文诗可以说是人的心灵美的颂歌。鲁迅的这种思想和襟怀,

到了《野草》和《朝花夕拾》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委婉的表现。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一个极富于诗人气质

的伟大文学家。这一组散文诗的创作为我们展示了鲁迅诗人的气

质和情怀。其中的有些篇思想的深邃、构思的巧妙、文字的含蓄,

都显示了“五四”时期鲁迅所特有的战斗风格和艺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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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散文诗《自言自语》和四篇杂感的被发现, 对于我们了解和研

究“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5 年 11 月, 鲁迅在编辑“五四”时期的杂感集《热风》之

后, 写下了一篇《题记》, 其中说:“五四运动之后, 我没有写什么文

字, 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 还是散失消灭的了。”这里提出一个

问题,“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是不是有一些作品“散失消灭”了呢?

这个问题, 一直萦绕在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的脑中。现在,这十一

篇佚文的被发现, 有力地说明,“五四”运动之后, 鲁迅并非“没有

写什么文字”, 而确实是“散失”了。然而, 岁月流逝的灰尘, 湮没

不了生命永存的文字。今天, 它的光辉又闪耀在我们面前。

如前所述,“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个时期里, 新文化运动处在

被黑暗的高压政治禁迫下的艰难时期。新文化阵营所赖以战斗的

阵地几乎被摧残殆尽。《新青年》的同人中有的动摇, 有的沉寂。

鲁迅是不是也搁笔沉默了呢? 过去人们知道, 从 1919 年 5 月出版

的第 6 卷第 5 号《新青年》发表的小说《药》和《“来了”》、《“圣

武”》等四篇“随感录”,到 1919 年 11 月出版的第 6 卷第 6 号《新

青年》发表的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不满》、《恨恨而死》

等六篇“随感录”,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 鲁迅除了发表翻译《一个

青年的梦》以外, 在创作上只写了小说《明天》和《一件小事》。而

这两篇小说, 又是在十月以后才发表的。这同“五四”以前比较起

来, 在创作数量上显得急剧减少了。在政治高压下,鲁迅真的停止

了呐喊, 陷于沉默了吗? 新发现的这些充满战斗精神的杂感和抒

情散文诗,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作了响亮的回答: 鲁迅没有沉默!

“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 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 不是向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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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倒的小草。”①面对军阀政府监禁刺刀的寒气冷光和守旧派文人

谣言诬陷的明枪暗箭, 鲁迅以无私无畏的精神气概,在他所能找到

的《国民公报》这个新辟的阵地上, 仍然继续在呐喊着, 在战斗着!

墨写的事实是历史最坚实的丰碑。这十一篇文章以它的战斗思想

和艺术光彩, 重新回到卷帙浩繁的鲁迅著述之林,大大地填补了这

个时期鲁迅著作上的空白。

在艺术上, 十一篇佚文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鲁迅的创作开阔了

视野。《新青年》在同封建文化的斗争中, 创造了“随感录”这一新

型的文学形式。鲁迅以他大量的创作实践,使得这一斗争的武器

更加丰富多彩。鲁迅不仅有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千字左右的“投

枪”, 也有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仅一二百字的“匕首”。但后者

在“五四”时期鲁迅的杂感中毕竟是很少的。四篇《寸铁》的发现,

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对这种短小杂感体式更多的运用。当时《国民

公报》“寸铁”栏有一篇杂感说:“寸铁本来用以杀人。现在世界虽

大, 竟至于无人可杀。只好拿来打狗。这真是铁的晦气。”②该栏

编辑还奉告文字太长的作者, 要写得短一些, 不然“吾们的寸铁

栏, 要变尺铁栏了”③。可见这些“寸铁”的战斗作用和短小的特

点。鲁迅这四篇《寸铁》, 每篇仅有百字, 目标集中, 一事一议, 三

言两语, 轻便锋利,表现了他根据斗争的需要, 使用这一文学形式

是怎样的得心应手, 灵活多变。

过去人们都知道, 鲁迅在“五四”时期对短篇小说、新诗、随感

录和论文等文学形式, 都进行了探索创造,为新文学做了拓荒的工

作。至于对散文诗这种文学形式的尝试, 一直认为是写作《野草》

才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了。据我们了解, 中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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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运动史上, 较早地进行散文诗创作的有刘半农、郭沫若等人,

但那是在 1920 年夏天以至年底才开始的。至于《小说月报》、《文

学旬刊》等杂志大力倡导散文诗的创作, 那就更晚一些了。鲁迅

写于 1924 年到 1926 年的《野草》, 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现代散

文诗创作的丰碑。《自言自语》的发现, 使我们第一次看到, 早在

1919 年 8 月, 鲁迅就开始了散文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创作实践了。

这就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诗这一文学形式的出现和鲁迅对这

一形式尝试的时间提前了。从散文诗《自言自语》的写作情况来

看, 它有序言,各篇有标号, 连续发表, 现在看到的最后一篇《我的

兄弟》的末尾还缀有“未完”的字样。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鲁迅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计划地、成批地进行散文诗创作的第一个

人。这说明, 鲁迅写作散文诗, 不仅是为反封建战斗的需要, 同时

也表现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新的文艺形式勇于探索的艺术胆力和

创造精神。这批最早出现的散文诗, 以它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艺

术, 显示了新文学创作的实绩,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

《自言自语》这一组散文诗, 比起这一时期同类体裁的创作,

在艺术上是略高一筹的。但是与五六年之后鲁迅自己的《野草》、

《朝华夕拾》比较起来, 仍然存在着拓荒时期的某些不成熟的痕

迹。如把《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同后来写的《父亲的病》、《风

筝》略做一些比较, 就不难看到后者在艺术上的更加丰润和优美。

《自言自语》这一组散文诗的发现, 也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一个道

理:即使像鲁迅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也绝不会满足自己已有的

成绩, 他总是以辛勤的探索和创造去攀登那永无止境的艺术高峰。

还是鲁迅说得好啊:“世上那有半天抽芽的蔷薇花!”

1980 年 3 月 20 ～28 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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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锐的《寸铁》 光辉永在
①

———读新发现的鲁迅四篇佚文

  鲁迅“五四”时期的重要佚文———四篇《寸铁》, 最近被发现

了。

读着这些简短锋利的文字, 翻阅那时“战尘扑扑”的报刊, 我

们似乎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烈火炽热灼人, 我们仿佛看

见鲁迅手举锋芒熠熠的“寸铁”杀向封建文化营垒的战斗身影。

四篇《寸铁》和鲁迅同时期写下的许多随感录一样, 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历史浮雕上, 镌刻下一幅令人难忘的战斗图景。

让我们翻开历史上这难忘的一页吧。

一

鲁迅这四篇署名“黄棘”的短小杂感, 全部发表在 1919 年 8

月 12 日北京《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

这时候,“五四”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但是在政治、思

想和文化领域里的新旧斗争仍在尖锐地进行着。在这样一场关系

新文化运动命运的斗争中, 鲁迅为什么会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这

几篇战斗的杂感呢?

《国民公报》创刊于 1909 年。徐佛苏主编。社址设在北京宣

·41·

① 本文系与孙玉石先生合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